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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套是个荒圩，路也
僻。以前，除了做田，平时很
少有人走到那里。自从同学
承包以后，我去的趟数才日
渐多起来。

此圩依山临河，无特别
之处，更无什么风景可言。从
圩心到四周的村庄，抄近走至
少也要半个多小时。这使得此
圩在荒凉中平添了几分清静。
三百套连年种水稻，种植和管理
的日常事务，全仗同学的老爸及
两个雇工，同学自己并不常去，
偶尔去过问一下，就邀我一道。

两个雇工是从临近的两
个村庄里请来的。一个唤着
老田；一个姓吴，和同学的母
亲平辈，被称着舅。老田个儿
不高，木讷得很，极少见他说
话；喝酒时他也懒得主动陪
人，你陪他酒时，他就急忙端
起杯子，手颤颤地，却并不正
视你。说是杯子，其实大多来
的是碗，喝完了酒，就拿碗去
盛饭，省事得很。舅的舌头有
点滑，凡事到他嘴里总要绕个
圈儿再带出来，有些刻意的幽
默。他们都已五十出头，个个

瘦瘦精精的，干起活来撇脱又
内行。同学的老爸年龄稍长，
话不多，也是个厚道人。作为
主人，他却很少直接吩咐两个
雇工。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同
商同量，无拘无束，遇到事儿
都去抢着做。舅脑子快，更多
的时候，他忽然想到某件事
儿，就立即提出来，大伙一合
计，很快分头去了。

圩埂上搭了个草棚，比
一般鱼棚要大得多，几乎和
村里过去住的草房相仿。干
完农活，他们就在草棚里歇
下来，点上一支廉价的香烟，
惬意地坐到那台黑白电视机
前。这简单的小憩，那时就
成了他们最奢侈的享受。要
是来了客人，或是大批头地
请短工时，他们就烧锅煮饭，
跑上跑下，安排这安排那，俨
然成了热情的主人。而他们
一躺到那简陋的木床上，顷刻
就能很香地打起呼噜，那样的
沉酣真叫人羡慕。但他们心
却是灵的，夜里忽然来了风
雨，他们就会一骨碌地爬起，
拖起一把铁锹就跑向圩里。

他们工酬不高，每月不
过一千五百元，但他们却很
知足，料理好主人的事情，就
抽空回去一趟，照应一下家
里，生活得悠闲而自在。

我到三百套，倒不光是
因为那儿的清新和宁静。我
喜欢他们简单的思想和简单
的生活；我喜欢跟他们用碗
喝酒，听他们大声地说话，看
他们大口地吃饭。时常地，
他们总是很谦恭地给我斟
酒、装饭。我过意不去，舅就
忙起身，夺过我的饭碗，说，
你到我们这儿是客，是看得
起我们呢！搞得好哪天你把
我们写到你的文章里，那我
们就高兴死了！我忙笑着
说，有机会，一定，一定！

现在，我有时还独自前
往三百套，每次总不忘揣上一
本书。他们干活时，我就一个
人坐在草棚里看书。其时，四
野静静地，心情始随时光一
道，一寸、一寸地慢下去、慢下
去。间或，我便走到棚外，站
在圩埂上伸伸懒腰，远远地望
着他们瘦瘦的忙碌的身影。

去三百套
裴东升

村西有座泉，叫西泉，这样叫是因为村南还有一座
泉，叫南泉。无东泉和北泉。

只有西泉有守泉人，西泉的水特清，可以看到泉底的
泉眼冒着汩汩清水。水草在冬天也透着绿，鱼虾也有，于
是这里便让孩子们常念叨着。

泉在沟底，那沟很深，四周像是悬崖，长满荆棘，站
在四周沟顶只能看到一个鸡蛋大小亮亮的影子，所以这里
也叫“鸡蛋泉”。通向西泉的路只有东面的一条收拾干净
的长坡，坡在中间拐了个弯，就在拐弯处有一窑洞，窑洞
外搭着简陋的草棚，那里住着守泉人李二。

李二我见过，额凸脑秃，眼窝深陷，嘴大鼻塌，身长
腿短，还是个罗圈，好像世上所有的“好处”都让李二霸
占了，如果在晚上遇到，可不就是“鬼”么！好在李二几
乎不曾离开破窑。

有这样的李二在，孩子们便不能时常去，有时候还得
像游击队员一样探哨，潜伏，突击。无论成功与否，孩子
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李二是个哑巴，绝不可能把这样的劣
迹告诉家长或者村里负责人。只不过一旦发现，李二会对
淘气的孩子们挥舞着手臂指天画地的“噢噢噢”半天，孩
子们也不想管他说的啥，总归不是夸奖，于是便大笑着一
哄而散，李二只能对着孩子们的背影气愤不已。

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李二也不可能常常那么的
精心，比方说夏天午睡的时候，大胆的孩子便会溜进去玩。

有一次，一个孩子围着西泉在周边石砌的泉沿上，一
圈一圈地跑着转着叫着，有可能是转晕了吧，“扑通”一
声掉到泉里，虽然泉不深，但要淹没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旁边的几个孩子吓傻了，慌神了，只是
一个劲地叫“掉水里啦，掉水里啦！”水里的孩子不断地
扑腾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一个身影从孩子们
中间跃进泉里，衣服还在身上，像只青蛙一样双腿一曲一
蹬，双手劈开清水划向那沉下去又浮起来的孩子，此时大
家才看清那是李二。李二把孩子救上来抱起，放倒在紫色
花树下，一上一下地按着胸口。其他几个孩子就那样呆呆
地看着，这才发现李二不仅会游泳，更会抢救。大家对李
二有些佩服了。后来有个孩子大着胆子想让李二教游泳，
李二在那里“吱吱哇哇”地喊了半通，那孩子就那样看着
李二也听不懂，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有了这样的事后，李二绝不会任由孩子们胡来。他便
在坡顶自造了一扇栅栏门，是用带刺的荆条束的，对于孩
子们而言，这是一道真正的屏障。

自从有了那道屏障，孩子去西泉玩的唯一路径被堵，
不免生出对李二的不满。背地里把他叫作“丑八怪”“李
丑”，即便有孩子急了当面叫他也不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不去那里玩，那里有紫色花啊，像
哨兵一样树啊什么的，不是挺好吗？据说那些都是李二侍
弄的。可大人们不去，也多次曾告诫孩子们再不准去，还
说那李二是个“魔鬼”，会吃人！胆小的我只要经过那里
都会心惊胆颤。

有一次，我与父亲正经过那里，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钻
进耳朵。

“真好听！”我说。
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其实李二挺可怜的，他原来是

剧团的一个演员。”
“那么丑也能当演员？”
“他是丑角。专门逗笑那种。”
“他不是哑巴吗？”
“以前不是，他原来是剧团的名角，为人刚直，讲原

则，得罪了人，也有人嫉恨他，所以嗓子就坏了。人就是
这样，不出名时想出名，出了名也不都好过……”

父亲还说，后来村里为了照顾他，让他成了守泉人。这泉
向东流到土城墙外，全村人都指着它生活。守着泉，就等于守
住全村人的生命源。大家也知道他为人，就从不去打扰他。

我把李二的事说给了伙伴们听，第二天，大家忽然就
改称李二为“李爷爷”！李二脸上突然多了些许笑意，虽
然还是挺难看，但一口白牙着实让我们羡慕。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李二竟把那道刺栅栏拆掉，有时候
远远看见还会露出白牙招手让我们去西泉玩，听他拉或悠
扬或悲泣的二胡，看他修的像哨兵一样的树，闻他养的各
种花的香。那里真正变成我们的乐园，那段时光李二高兴
得像个孩子。

多年后，泉干，李二死，沟被填。

守泉人
杨志坚

一样的虫眼，在不同人
的眼里，却是不一样的风景。

混迹于菜市场的人，视
虫眼如宝。虫觅食，仅凭本
能。于虫而言，美食入腹，得是
无害的，还要够鲜嫩。于是，能
被虫子看上眼的，自然都符合
这两大标准。有虫眼，无异于
是眼前蔬果的质量保证。

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就不同了。蔬果上有了虫
眼，被虫子啃过了，怎么还能
吃？一想到自己吃的，可能
是虫子剩下的残羹冷炙。这
么一想，顿时兴味索然。

看吧，买菜与过日子，也
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的人过日子，视虫眼

如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
后快。光鲜亮丽的外表，才是
其追求。于是，生活被装点得
焕然一新。在外人眼里，自然
是羡慕不已。可日子一旦没有
了虫眼，代价却可能远胜过虫
眼本身带来的不适。

一颗蔬菜，过分亮丽，
无可挑剔。从色泽到虫眼，
都挑不出毛病。外行的，对
其爱慕不已。内行的，却懂得
该避而远之。大自然的生物
链，环环相扣。而能令环与环
之间出现断裂的，大多是毒
害。多重的药，才能令馋嘴的
虫子都逃得远远的？这样的
果蔬一旦吃进了肚子里，又会
有怎样的副作用？

人过日子，亦是如此。
完美本就是一种传说，而要
把日子过得滴水不漏，无可
挑剔，要么全靠演技来装，要
么背后惨重的代价不为人
知。这样的日子有毒，看似亮
丽，却能像毒蔬菜一样，从内
里彻底拖垮一个人。

有经验的人，不管是过
日子，还是选人，眼睛往往盯
在虫眼上。有“虫眼”的人，
最起码真实，不装，无毒。这
样的人，不管是当朋友还是
另一半，都能令人放心。而
外表看似无懈可击的，才反
而令人心生警惕，避而远之。

虫眼，看似缺憾，却考验
着人的智商与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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